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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

——论戴爱莲艺术思想的当代意义

刘青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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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戴爱莲的艺术生涯如同一个传奇——并未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却成为本土舞蹈创建的先驱；早年的舞蹈学

习经验全来自西方，但却成为现代中国舞蹈舞台艺术建设的元勋。戴爱莲先生不是一位理论家，甚至，她还无法熟练地运用母语

表述她的所思所想，但是，她却用身体的动作语言清晰而深刻地表达了她的艺术理念，这就是：注重基础，寻根溯源，变通中

西，创造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舞蹈文化。今天，站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经纬线的交叉点上，中国现代舞蹈以何

种文化态势走向未来？又以怎样的形象向世界宣告：我是中国？深入研究，揭示戴爱莲的艺术创造的思想理念，我们发现：戴爱

莲永远站在了我们的前面…… 

  【关 键 词】戴爱莲/艺术思想/民族舞蹈文化/基础/根 

  【作者简介】刘青弋，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戴爱莲被称为“中国现代舞蹈之母”，不仅由于她的艺术创造在中国现代舞蹈史上占领了时间前沿之“最”，也在于，她对

中国舞蹈现代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在于她在对民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中显现的前瞻精神，给予了我们一种跨越世纪的精神引领。

如果说，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探索”，戴爱莲先生以其开创性的探索书写了中国现代舞蹈的光辉历史。今天，我们追思戴

爱莲先生作为一位舞蹈表演艺术家、编导家以及教育家的艺术创造与成就，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她的艺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诚然，戴爱莲先生不是一位理论家，甚至，她还无法熟练地运用母语表述她的所思所想，但是，她却用身体的动作语言清晰

而深刻地表达了她的艺术理念，这就是：注重基础，寻根溯源，变通中西，创造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舞蹈文化。今

天，站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经纬线的交叉点上，中国现代舞蹈以何种文化态势走向未来？又以怎样的形象向世界宣告：我

是中国？深入研究，揭示戴爱莲的艺术创造的思想理念，我们发现：戴爱莲永远站在了我们的前面…… 

  一 

  关于舞蹈基本原理方面戴爱莲先生很少著书立说，但是关于“舞蹈的基础”这个概念常常出现在她的言谈话语之中。“任何

事情都有一个基础”，戴爱莲先生常说，一个民族舞蹈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自己的基础。那么，何为基础？本文认为，“基

础”对于戴爱莲来说具有如下意味：一是意味舞蹈艺术必须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二是意味舞蹈艺术必须追随民族文化发展的需求

不断调整功能；三是保持本民族独立的文化身份，坚持自身的文化品格；四是坚持舞蹈艺术的本质精神，使舞蹈成为超越现实生

活的精神仪式。这四方面互相渗透，互为依存，构成戴爱莲舞蹈艺术完整的思想基础与艺术支撑。 

  舞蹈艺术将人类日常平凡的身体动态赋予了某种不平凡的意义，并且在某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色彩中，给予人按照自己的意愿

表达感情的自由。戴爱莲深刻认识到：“舞蹈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艺术，后来发展成不同民族的舞蹈，有不同的跳法与不同的

美。”舞蹈中的身体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美感，有一个民族的形象”，因此，她反

复强调：“搞自己的文化，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自己的人民，要爱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就是我们艺术发展之根，“没有

‘根’的东西，我认为是没有前途的东西”。① 当在这一层面上发掘了舞蹈艺术的本质与深意，戴爱莲舞蹈中的身体就始终和

民族的命运粘连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难。 



  解读戴爱莲的生活与艺术，没有人不为那里蕴含的爱国心、思乡情、民族魂而动容动情。“民族”就其概念来说，和“人

种”紧密相关，所以“民族学”，亦称“人种学”。民族是指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和信仰的族群。对于这一点，戴爱莲的思想十分

清晰。“我是中国人！”20世纪40年代，黄皮肤、黑眼睛的戴爱莲听从内心的召唤，回到中国，寻找属于她和她的舞蹈文化之

“根”。并且从此，她的心和她的艺术就从未离开过她的“民族”之体。 

  在戴爱莲用舞蹈走过的时代，“民族”的概念一直格外地沉重。它和“民族的生存”、“民族的尊严”、“民族的解放”、

“民族的独立”、“民族的自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最早期的作品不是睡美人、安琪儿类的纯美形象，而是表现中国人民和

游击队员抗日救国的《进行曲》、《警醒》与《游击队的故事》；表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悲哀、痛苦

的《垂柳》、《思乡曲》、《卖》和《东江》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舞蹈家用自己和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同样的身体，传达出

他们一样的思想、意志与感情。民族的责任感，使戴爱莲舞蹈艺术触摸到一个民族灵魂的颤动，从而她的艺术亦变得凝重、丰

厚。 

  然而，在戴爱莲看来，这只是“发展中国舞蹈的第一步”。她于1946年4月10日《中央日报》撰文如是说：“……故事内容

是中国的，表演的是中国人，但不能说那是真正的中国舞剧。我们用了外国的技巧和方法来传达故事，好像用外国话讲中国故

事，这是观众显而明白的。”“可以说过去三年的工作是在建立舞台成为一种独立艺术的第一步，不过就创造‘中国舞’而论，

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为建立中国舞蹈成为独立的剧场艺术的坚定的第一步，现在大家可以有机会来证明了。这次(指边疆

音乐舞蹈大会，本文注)节目里面包含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舞蹈……。将来希望能够给予一些对于舞蹈工作有兴趣的人以可能的便

利，对中国一切舞蹈作一次完整的学习，以这些材料，为舞台建立起新的中国现代舞。同时，还得展开土风舞运动，使之远而

广，要每个人为娱乐自己而舞，从日常生活的烦恼里得到解放。”② 

  我们知道，在民族形成所有的因素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并且恰恰是由于某种共同的语言，使一个民族最终凝聚成一个

民族。它以在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特殊节奏，表现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身体语言亦是。

戴爱莲以艺术家的敏感与直觉深得这一要领，并以不断重新返回的方式，确立民族舞蹈艺术发展的这一重要基础。这样，她也就

把握到了使民族舞蹈艺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尚方宝剑”。在战乱频仍，文化荒芜的年代，她以满腔的热情，艰苦的努力，

以及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深入边疆采风，开创性地将中国民族舞蹈推上舞台，不仅开垦了一块民族舞蹈的艺术花园，同时开掘

了民族舞蹈发展的生命源泉。因此，她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度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作者“阿虎”在当时的刊物上惊喜地写

道：“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忽然有一天，靠了几个艺术工作者的热心，在广大的废墟中，把祖先的一件遗宝发掘了出来，这是

多么庆幸的事情！何况，这一件遗宝既不是死的残骨，又不是呆的□釜③，却是有生命能跳动的宝物——舞蹈。就现代中国人的

生活看来，在各种艺术部门之中，我们与舞蹈的距离可说是最远。” 

  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的建恒先生曾在1946年3月以《写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之前》为题将戴爱莲先生对边疆音乐舞蹈挖掘与

表演的意义更深刻地揭示出来，他写道：“我国的舞乐艺术，从汉唐以后就日趋沉减，终致被视为流俗人之事。结果国人失去发

泄生命余力的机会而不得遂其发展，性情得不到真善美的冶炼而颓唐，理想得不到艺术的熏陶不会高远，因之社会关系失其滋润

至于干枯呆滞，国家也失去活力至呈衰老的景象。……我们举办边疆音乐舞蹈会，希望能藉此促请国人注意艺术，以为国家民族

创造活力。”④ 建恒先生还指出：文学艺术能够间接地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事业，但是在当时充满在文学作品中的边疆“几乎

无一不是形容它的苦寒，荒凉，人们在那里如何的苦：只是充军的去处，不是谋生建业的地方。于是边地日脊，边地愈苦，日循

推移，造成清朝中衰至今的边疆严重局势，进而影响国家的安危。我们举办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第二点意思就是在告诉国人，边

疆有内地所没有的精神上的快乐与享受——豪放的舞蹈，优美的音乐。那里是能快乐生活的地方，假若有机会去边疆，不要迟疑

你的脚步。”⑤ 戴爱莲先生的用边疆的音乐舞蹈点燃了爱国志士的满腔激情，并承担起忧国忧民的责任。在1946年2月22日夜1

时还在疾书的建恒先生继续写道：在写此文的次日，他将去参加关于东北问题的示威游行，不觉更有多少心情欲言。“我们曾一

再为边疆建设，边胞幸福而呼吁，但政府始终为内忧外患所牵，不能全力以赴。过去我的一再强调边疆的危机，可以说是想加深

国人的警觉，政府的注意，但今天却出现更深重的危机，就在这一时刻举办边疆音乐舞蹈会，我们实深盼待能普遍引起国人一致

认识边疆，为建设边疆而献身，而努力。……现实已不容我们不理，有远大抱负与生命活力的人们，到边疆去宏展你的抱负，那

里将有你美好的将来。”⑥ 

  因此，本文还以为，在戴先生这里，“民族”意味一种文化身份的界定，对它的强调意味着对自身话语权力的坚持。在一个

民族处于战火纷飞的岁月，面临生死抉择的历史时刻，戴爱莲创造的“民族舞”绝不仅仅只是艺术的行为，实质上，她以艺术的

方式，表达了她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中国舞蹈家，对伟大的华夏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认同和肯定，通过这种认同与肯定，传递了

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不可被战胜的坚定信念，“民族舞”作为一种文化代码，显现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强、自信与

独立。1946年8月“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演到上海，作者希殷在《前线日报》的“特写”中写道：当抗战胜利的时候，他曾经幻

想着能听到几万人齐声唱国际歌的场景，但是“一年了，我们听到的是上海市民无声的唏嘘。”而那时给了他补偿的是戴爱莲的

舞蹈会，她给带来了民族的宝藏。⑦ 戴爱莲的艺术在那时成为慰藉人民精神创伤的良药，也曾成为青年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

的文化与思想武器。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潮的今天，戴爱莲仍然孜孜以求地挖掘与推崇我们民族舞蹈的本土文化。她指出：民族的文化都是宝，

包括他们的舞蹈。她认为民族的文化都是各民族人民逐渐创造出来，经过时间的考验，一直保持到今天。人类古老文明的历史多



数中途“断流”了，像埃及、希腊、印度等就是这样。但中国了不起，我们的历史没有断过！其他国家很少像我们这民族文化没

有断过，这是个基础问题，所以她要学各民族真正的舞蹈。她强调指出，那是真正的宝，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所谓的“落后”。

⑧ 

  她指出我们目前创作中的一个问题，编导们到生活里头学东西，就是为了演出。只是找材料，题材之类的东西。而我们要保

护什么？根！她认为要保护根。而根在民间，并要在基础之上百花齐放。民族传统文化这个基础是不能改的。 

  她思考最多的是，“中国舞蹈的‘宝’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指不同民族人)喜欢穿那个颜色，各种颜色是怎么配起来？为

什么他们喜欢用银的东西，而不是用金子？她认为，这些几千年形成的美学传统、文化传统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一个民族，

什么是美的？”她坚定地回答：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美感。因此，她不断地向民族文化的历史深处去寻根，因为“没有

‘根’，文化发展就没有后劲”⑨。 

  二 

  戴先生曾借一位俄罗斯舞蹈家的口指出：“中国现代舞蹈发展滞缓的原因是受现代舞之害”。这句话如何理解？难道戴先生

反对我们学习现代舞？显然不是，她欲指出今天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舞经验时在指导思想与方法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同样，对民

族舞蹈“根”性的强调，对本土文化基础的重视，戴爱莲并非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反对外来先进的舞蹈经验传播。恰恰相

反，戴爱莲一生都在致力于现代舞蹈科学的引进，致力于世界舞蹈文化的交流。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舞蹈艺术的重建与发展一方面是在“变通古今”中继承与发展，一方面是在“融会中西”之中变化求

新。这一特点在戴爱莲的艺术中得到充分地显现：对待传统，戴爱莲先生是边学、边用、边传、边变；对待西方文化，她是在精

“通”后求“变”。尤其对于后者，她从不机械地模仿，以“得意忘形”的方式，将精髓抽取，如盐溶于水般地化在她的舞蹈作

品之中。 

  戴爱莲经常说：在舞蹈学习中她有两个爷爷：一个是切凯蒂，一个是拉班。在切凯蒂那里她学习到了芭蕾舞的身体科学训练

的方法——合规律的方法——给予舞蹈家们身心健康的方法。她在教学中孜孜以求地贯穿，使学生们健康地成长。她的教育不仅

包含舞蹈教学中的科学，还包含了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品质和人文关怀。戴爱莲在中国招收的最早的学生隆徵丘先生在回忆戴爱莲

先生时充满感激。作为一个穷困学生，戴爱莲先生经常为他找来了叶浅予及其朋友们的衣服与鞋子。生病时是戴先生将他送到医

院，给他送来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与吃到的牛奶和苹果。甚至为了纠正他喜欢驼背的习惯，戴先生常常在夜间趁他熟睡时抽

去他的枕头……这种在教育中对科学与人文精神双重品质的坚持，即便在那主张身心二元论，将精神与肉体分离的年代，她始终

坚持不渝。直至晚年，甚至在2004年9月教师节在温家宝总理亲临她的家中看望她时，都念念不忘地提及舞蹈演员教育中的健康

问题——她老人家对当前舞蹈教育普遍存在的——缺少科学性的问题，从而导致学生的普遍身体伤痛一直忧心忡忡…… 

  戴爱莲在拉班那里借鉴的是二十世纪崭新的舞蹈哲学与理论基础。“空间协调学”与“动力学”指导着她创作出那些被载入

中国舞蹈历史的舞蹈精品，也贯穿她舞蹈表演与教学的实践。拉班为舞蹈家提供的是一种崭新的生命运动观。这种生命运动观认

为，人类心理的、精神的和身体的生命活动有一种相反相成的联系性。动作不只是构成人们内心活动和外在世界连接的链索，而

且属于实现反应的媒介物。人们通过别人的动作和运动的事物提炼并扩大他对于世界的知识。“人们自己的动作和理解周围的动

作属于一种基本经验”。⑩ 因此，舞蹈在本质上是运用身体与动作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戴爱莲(也包括吴晓邦、郭明达

这些20世纪中国舞蹈领域的第一代留学生，在深刻认识到西方现代舞蹈文化的精髓之后)终身积极荐举的20世纪最重要的舞蹈科

学研究成果。由于中国舞蹈界对拉班运动科学理论认知的偏颇，往往将戴爱莲先生、郭明达先生对拉班理论的传播与推广的意义

局限于动作记录术的层面，而不解其中蕴含的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因此，这也是拉班的学说至今未得以在中国教育与创作中

广泛地运用的原因。笔者有志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在高等院校开设相关课程，为完成他们的夙愿贡献微薄的力量。 

  作为我国现代舞蹈的伟大教育家，她敏锐地注意到，目前学院派教育，往往丢掉了基础，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培养演员，使艺

术创造性人才的培养缺失了创造性的品质。戴爱莲切切指出，“舞蹈院校的教育首先要抓好基础”，所谓抓好基础，是使舞者的

身体像乐器一样，经过科学的方法调教，得到了解放，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够适应各种舞蹈形式的要求，能够具备一切表现人

的功能。但是，“技术不等于艺术”，戴先生对当前中国舞蹈界在教育中，尤其是在舞蹈比赛中出现的严重的“以技取艺”的趋

向，提出了批评。因而针对教育学生的问题明确地提出，在艺术创作表演时，应使其进入创造性地学习，根据自身生命的体验，

创作自己的舞蹈。 

  戴爱莲运用拉班的原则，根据舞蹈表现人与世界的要求，根据舞者的个性气质，根据舞蹈作品表现的时间、空间、人物的规

定性，选择动态形象，摆正技巧、语言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使戴爱莲无论运用身体的动作，还是组织、编排舞蹈的技巧都使其

与生命的状态紧密契合，它使舞蹈的生命具备了需要存在的理由，它亦使戴爱莲的舞蹈艺术能够贴进她所钟爱的祖国、民族、人

民，并能够不断实现新的艺术超越的根本原因。 

  对于现代舞的本质，戴爱莲曾明确地指出：现代舞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现代舞是一种理论。拉班的理论对所有的舞蹈都具



有指导作用。她进一步阐释道：“现代舞的宗旨是传达和说明问题，不是表现自己，这与我们今天的舞蹈要么因袭照搬他人、要

么炫耀自身，是有本质区别的。……魏格曼吸引我的是她对舞蹈有其独特的入门手法。我并没有企图模仿她，但她使我懂得，人

们在从事舞蹈时，可以探索自己的道路。”(11) 因为她认为，“不同的舞蹈家的舞蹈有不同的出发点”，在戴老生前接受笔者

的访问时说，她学了多年的芭蕾，当她看到了德国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舞蹈时，她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不是魏格曼”。正

是这一点，在向西方现代舞学习的过程中，她始终是中国舞蹈家的“戴爱莲”！拉班、魏格曼，尤斯等舞蹈家的经验与方法，都

“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般地运用在她的艺术创造之中。凡熟悉现代舞历史的人，都会认同戴爱莲深得现代舞蹈的精髓。她像早

期德国表现主义的舞蹈家们一样，用手与脚的哭泣，用身体的紧张与挣扎，控诉战争贩子的暴行与法西斯专政，用自己的身体表

现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和压抑，传达了她对敌人的满腔愤懑和对民族的炽热情感。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与时俱

进的戴爱莲将自己的舞蹈创造方向迅速转向，在她的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呼唤世界和平的《和平鸽》；以“荷花向太阳”的主题

表现新中国新气象的《荷花舞》；以表现新中国人民精神风貌、民间风情的《春游》；以及表现中国瑰丽悠久文化的《飞天》。

戴爱莲追随着时代与中国人审美需求的变化而实现艺术之变，由此创作出了中国现代舞蹈不同舞蹈种类中的开山作品。戴爱莲的

艺术成就是踏着时代的脉动前进的结果，是在追随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需要的思想引导下实现的艺术超越。 

  吸收了魏格曼舞蹈的经验，戴爱莲没有变成小玛丽·魏格曼，而是像玛丽一样走出了自己舞蹈的独特道路。戴爱莲曾师从尤

斯，她和尤斯一样，主张新舞蹈艺术应将传统舞蹈与现代舞蹈有机地结合，舞蹈不仅是技术的，也是表现的，亦是艺术的，但她

亦没有成为尤斯第二。因此，作为二个世纪的现代舞蹈家，拉班、魏格曼、尤斯的艺术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而戴爱莲的舞蹈艺

术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她对西方舞蹈文化的借鉴，紧紧抓住的是“基础”，同时处处注意灵活运用与变

通，因时而变，因世而变，因人生异，因事生异。戴爱莲在文化差异中建立了本民族现代舞蹈的文化个性，亦形成了自己艺术风

格与独特个性。 

  从自身的经验与思考出发，戴爱莲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超过梅兰芳？为什么梅兰芳、冯国佩演女人比女

人演的还要漂亮？她说她跟冯国佩学习，但怎样也学不到他巧妙的东西，而且知道她学不到。因为艺术家有特殊的东西，别人学

不到，你可以欣赏，你可以模仿，可是你演不了那个人。所以，她指出，艺术是比较个人的东西，你有多少东西发出来，是没有

一个模子的。所以她明确指出，为什么说艺术不要搞学院派。要百花齐放，发展每个人的不一样。 

  她曾尖锐地批评道：中国目前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是西方化。中国人之所以崇拜美国文化，一方面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

国势衰微造成的心理阴影使然，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观念、民族的历史的教育失衡使然。……另外，在一些人的意识里还认

为少数民族是落后的。“文化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戴爱莲反问，“什么叫现代文化？”她认为，总有个概念认为，只要是西方

的就是好的，她不能同意！因为不能用一个标准看不同的文化。(12) 因此，她一直在呼吁，在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

保有自己的灵魂。 

  “要有新的创造，先得有坚强丰富的民族文化的背景。”对于这一点，戴爱莲和那些中国现代舞蹈早期的创建者们早已有了

明确的意识。因此，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戴爱莲不只是在感性层面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

进行系统行动。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1944年戴爱莲组织发起的“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的内部资料，关于“中国民间乐舞研究

会的源起”一文中可以见证： 

  ……在我国古代乐与舞每每相提并论合而言之，便是所谓“声容”。周代的六乐，都有舞容。周礼春宫□乐一章中有“舞大

夏”“舞大”“舞大武”等说法。这些舞套的名称其实也都是乐曲的名称。唐代在中古时中，首推盛也。当时风行的大曲，如

“霓裳”“六么”“剑器”“薄媚”等,无不配舞；即使国家典礼所用的“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等，也无不都是舞

曲。我们研究本国音乐或本国舞蹈，先得承认乐舞二者，在文明演进中，常互相关联，而以一种综合艺术的姿态出现。这是同人

等发起设立本会的理由之一。 

  乐和舞两种艺术同随人生以俱来，为人生所欣赏为人生所推进。她们服务人生，为人生加添丰富，为人生增高价值。因为她

们与人生打成一片，所以她们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相为因果，永结不解之缘。他们有渊源，有系统，有生命。我们若真希望音

乐或舞蹈在中华民族中间，能发挥至高的效果，我们得先看清他们在本国人民的生活中，曾如何受，曾如何与。我们以为从民族

生活中间所直接产生的文明果实最有亲切的内容，最能在本国民族中间唤起热烈的共鸣，最能在世界万国中国显出民族的独特个

性，而有所贡献，有所建树，要有新的创造，先得有坚强丰富的民族文化的背景。这是同人等发起设立本会的理由之二。 

  民间乐舞所包含的范围甚广，有浅易的民歌，有简单的舞蹈，亦有精细的艺术曲调，艰深的艺术经验。本国乐舞的材料，随

时在经本国乐舞天才的编排安插。有原始材料，亦有经过多番精心琢磨的材料。无量的材料，均散失在民间从未有人作系统的收

集与整理，同人等想见前途工作浩繁，预料将来贡献的重要，觉得非□多人合作难收理想的效果。所以敬向中外同志的朋友们述

说我们的意愿，希望对于本国的乐舞，凡有兴趣者，均能参加同一的集团，向同一的目标，作协力的推动，收集体的功效。敬述

缘起如此。(13) 

  戴爱莲这位海外归来的舞者，这位遍习西方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家，没有成为“洋鬼子”，而成了一位真正的民族舞蹈的

创始人。甚至，她没有在战争的磨难和“文革”的磨难中退缩，以坚定的信念致力于民族舞蹈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在今天，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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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主张与实践对于我们与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她的艺术和行动告诉了我们，在东西舞蹈文化的汇流中，怎样才是保持自己的

独立品格；她以超越舞蹈艺术之上的精神告诉我们，怎样做才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怎样做才能无愧地说“我是中国人！”戴爱

莲以一种可敬的文化态度，唤醒我们那些原生态文化所赋予我们的集体记忆，赋予我们正在悄悄失去根性的生活以历史感，她提

醒我们拂去文化中时尚的泡沫，注入人文气息，连接民族文化的血脉，在饱含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打造一片中国舞蹈未来

的天地。这位可敬的老人，一生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望着戴爱莲远去的背影，倾听她的脚步，耳边总是想起戴先生对我说过的那些令人动容垂泪的话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的时候，我想，英国也要爆发战争，我不愿意在英国死了，我还没有回过中国，所以我现在应该回去，不管怎么样，我不要死在

国外，如果战死，我也要死在中国……。” 

  哦……戴爱莲，她含笑着，向我们，也向游离失所的中国舞蹈召唤：魂兮归来…… 

  致谢：本文写作得到了尊敬的徐尔充研究员在史料上的帮助，特此深表谢意。 

  注释： 

  ①戴爱莲口述：《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3年。 

  ②戴爱莲：《发展中国舞蹈的第一步》，《中央日报》1946年4月10日，每周画刊第二版。 

  ③□为原件不清晰处。 

  ④建恒：《写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之前》，“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特刊”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主办1946年3月。 

  ⑤建恒：《写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之前》，“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特刊”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主办1946年3月。 

  ⑥建恒：同上引文。 

  ⑦希殷：《看戴爱莲发掘民间艺术的边疆舞》，载《前线日报》1946年8月27日。 

  ⑧戴爱莲口述：《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3年。 

  ⑨参见戴爱莲口述：《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3年。 

  ⑩郭明达编译《拉班动作原理和舞蹈哲学》，见《教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23页。 

  (11)同上引书。 

  (12)戴爱莲口述：《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3年。 

  (13)本文录自“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内部资料，引文中□为原件不清晰处。原件作者未作注明。现经调查，由于当时“中

国民间乐舞研究会”的文件大多由彭松先生执笔，此件亦可能为彭松先生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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